
一个学生辛辛苦苦学了好多年，总觉
得自己学到了一些本领，渐渐产生了自满
情绪，走起路来也有点儿轻飘飘的了，不
愿再继续苦学下去了。偶然间，他的老师
发现了学生的这个苗头。一天，老师拿来
一只平常吃饭用的大碗，对学生说：“你知
道这只碗里能放下多少东西吗？”

学生看了老师一眼：“我明白你想告
诉我什么了。不就是先往碗里放一些小
石子，问满了吗？接着再放一些沙子，问
满了吗？然后再放一些石灰什么的，又问
满了吗？最后再放进去水，再问满了吗？”

老师摇了摇头。这时，老师并没有往
碗里放石子、沙子、石灰，而是当着学生的
面往碗里倒满了水，然后再让他往碗里添
水。学生试了几次，刚添进去一点儿水，
水就溢出来了，再添水还是这样，的确是
加不进一滴水了。之后，老师问学生：“你
看，现在这只碗里还能再放进去东西吗？”

学生看了看，笑了：“这怎么可能再放
进去东西，再放，水肯定就会流出来了。”

老师问：“那么说这只碗满了？”
“满……满了。”
“当真满了？”
“当……当真满了！”学生心想，若是

换成别的什么那可能还说不大准，可这是
满满的一碗水，这还能有什么丝毫的怀疑
吗？他认真看了又看，最后还是肯定地点
了点头。

老师什么话也没有再说。
一会儿，老师捧来一把普通的大米，

开始轻轻地、一粒一粒地把大米往这只盛
满水的碗里放。一粒、两粒、三粒，十粒、
几十粒大米放进去了，水面上几乎没有什

么反应；一百多粒大米放进去了，水面上还
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几百粒大米放进去
了，碗里的水并没有流出来一滴。最后，老
师一直往这只盛满水的碗里放进去了一千
粒大米，水还是一滴也没有溢出来……

学生的两只眼睛都瞪大了，这不是在
做梦吧？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只已经盛
满水的碗里，竟然还能再容纳下一千粒大
米，简直太让人不可思议了。这一千粒大
米，仿佛一千张小小的、白白的脸蛋，在碗
底偷偷地笑了，也不知道它们在笑什么。

这个学生好像忽然悟到了什么。从
此，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敢在
任何人面前提半个“满”字了……

其实，上面这个故事还是有科学道理
的。奥秘在于，平时我们吃饭用的碗的碗
口通常都会沾有油污，水对它会产生不浸
润现象。此外，水还有比较大的表面张力，
放进去米后，被米所排出的水就会在碗口
形成一个隆起的凸面。也就是说，在盛“满”
水的碗里，还可以再容纳下多粒大米。假如
碗里盛的是泉水，可容纳下的大米还要
多。这是因为泉水里面含有很多矿物质，
使泉水的表面张力比普通水大了许多。

相信那位老师肯定也知道这些……
其实，满与不满是相对的。平时，一

股稍大一点儿的水刚刚流进那些小池塘、
小河沟，池塘与小河沟便直喊自己满了、
满了，要溢出、要漫堤、要决口。可千万条
大江大河日夜不停地流向大海，一流就是
千万年，大海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满了？

你愿做大海，还是愿做一个小小的、
浅浅的池塘？

——摘自《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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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潇涵

淡然之心

生 活

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生命
的迷途中，往往会忽然遇着一刹
那的电光，破开云雾，照瞩前途黑
暗的道路。一照之后，我们才被
确 定 了 方 向 ，直 往 前 趋 ，不 复 迟
疑。纵使本来已经是走着了这条
道路，但是今后才确有把握，更增
了一番信仰。

这个世界不是已经美满的世
界，乃向着美满方面战斗进化的
世界。

你试着看那棵绿叶的小树。
它 从 黑 暗 冷 湿 的 土 地 里 向 着 日
光，向着空气，作无止境的战斗。
终竟枝叶扶疏，摇荡于春天白云
中，表现着不可言说的美。一切
有机生命皆凭借物质扶摇而入于
精神的美。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
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有
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
命、理性，情感、感觉。这个活力
是 一 切 生 命 的 源 泉 ，也 是 一 切

“美”的源泉。
只要走出诸君的书室，仰看

那檐头金黄色的秋叶在光波中颤
动；或是来到池边柳树下俯看那
白云青天在水波中荡漾，包管你
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这种感觉
就叫作“美”。

罗丹说：“艺术家只要写出他
所看见的就是了，不必多求。”

自然无往而不美。
——摘自《意林》

自然无往而不美

□ 宗白华

点 滴

人的烦恼皆由心生，但很多烦恼其
实是庸人自扰。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

“人生的烦恼境界，实是无故寻愁觅恨。”
确实，我们处于一个纷乱的世界，随

时会遇到烦恼的事。但是，有的人遇到
芝麻大的小事就会惊慌失措，有的人却
能在滔天巨浪里保持镇定，这种态度的
差异，往往决定着人生的不同。烦恼就
像是一种因为不良生活习惯而导致的疾
病，而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则是免于患
上这种疾病的好方法。遗憾的是，这种
良好的生活态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别
说是常人，即使是智者有时也难以做到
超脱于事外。

一日，白云守端禅师询问方会禅师
如何才能入禅，方会没有回答，而是问
道：“以你看，此刻天上的云是什么颜色
的？”白云守端禅师回答道：“白色的。”方
会禅师听后大笑几声，径直离开了，白云
守端禅师心想：“难道我说错了吗？到底
错在哪里呢？”几天下来，白云守端禅师
饭也无心吃，晚上也经常会梦到方会禅
师的笑，他痛苦极了，后来实在忍受不
住，就跑到方会禅师面前问：“我说天上
的云是白色的是不是说错了，你那几声
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方会禅师这才意
味深长地说：“我就这么笑几声你都放不
下，你如何还能参禅呢？”

白云守端禅师这才如梦方醒。
确实，人生若能从容淡定，即使身陷

事中也能超脱于事外，体验到生命的另
一番境界。有句话叫作“掬水月在手”，
以凡人的力量，天上的月亮太高，难以企
及，但如果能够不执迷于触碰到月亮，而
是转化为心境，掬一捧水，月亮就会在你
的掌心，这一样也是心意如愿。以淡然
之心面对问题的人，必定深谙从容的生
活智慧。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从容淡
定更是一种珍贵的大境界，庸人都在杞
人忧天，慌不择路，只有智者镇定从容。

生活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关键在
于你怎样看待，有繁杂的人生才是最真实
的，根本没有必要烦恼。淡定从容、妄念
不生地对待纷扰的人生才是舒坦的。

——摘自《思维与智慧》

时光的色彩时光的色彩

一组图片展现了山的四季色彩变化，
那是一座北方的山，山上草木繁多，每个
季节都为人们演绎着色彩之美。初春，山
是嫩绿的，那种绿似乎还泛着青涩的鹅
黄，仿佛身穿青葱衣裙的少女，楚楚动人；
盛夏，山依旧是绿色，只是那种绿变成了
苍绿，远远望去，一座山浓缩成一枚经年
的翡翠；秋天，山的底色变成了黄色，其间
又点缀着红、绿、紫等多种颜色，色彩极为
绚丽；冬天，山间草木落尽繁华，整座山露
出本色，给人枯寂寥落之感。

我惊叹于大自然这位善于调弄色彩的
画师技艺竟如此高超，几乎每一笔都是神
来之笔。我想，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如此娴
熟地用色彩指点江山，是借助了时光的力
量。这些色彩的变化，难道不是时光的推
进和演变吗？这样说来，时光是有色彩的。

我们总以为，时光是个苍白的字眼，无
法触及和感知，无法观赏和聆听。其实，时

光真的是有绮丽斑斓的色彩的。如同那
座山，清晰地记录了四季时光的色彩，连
时光的每个细微的变化都呈现了出来。

春季萌发，夏季繁盛，秋季收获，冬季
衰败，每一季都有鲜明的色彩。季节的转
换，如同时光之书在翻页，拐过转角，便是
另一番天地，另一种色彩。

一年的时光，有不同的色彩。一天的
时光，也富有色彩变化之美。午后，阳光
照进玻璃窗，我坐在窗前喝茶看书。抬眼
间，恍惚感觉光线迷离。周围静悄悄的，
心静得能感知到它均匀的跳动声。错落
的日子中，偷得这浮生半日闲，真的应该
知足和感恩。这样的时光，应该是橘黄色
的，明亮，温馨，安静，熨帖。每天的每个
时刻，时光的色彩都不同吧。早晨是绿色
的，上午是蓝色的，中午是粉色的，下午是
橘黄的，傍晚是青色的，晚上是黑色的。

每段时光的色彩，对于每个人来说也

是不同的。有人的早晨是梦境与现实交
错的灰黄色，有无奈之感，晚上对他们来
说却如同蓝色的深沉海洋，可以自由游
弋，捕捞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幸福。同一段
时光，也会因为我们的心情而发生色彩的
变化。所谓“一切物语皆情语”，时光的色
彩，会因人的情绪而变化：得意时，时光如
热烈的红色，张扬着奔放的豪情；失意时，
时光如沉郁的黑色，积蓄了散不开的阴
云。不过，我们都有调整心情的能力，能
够让明丽的颜色成为生活的主色调。

一天之中，一年之中，每段时光都有不
同的色彩。那么一生呢？谁的人生不是色
彩斑斓的？少年是青色的，青年是红色的，
中年是橙色的，老年是蓝色的，人生的每段
时光都有鲜明的色彩。能够把握每段时光
的底色，并做七彩点缀，人生就是一幅精彩
的图画。美好的时光，是我们手中的锦缎，
倏忽间就可能滑落。“流光容易把人抛，红

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匆匆，锦瑟芳华在
色彩的转换之间绝尘而去，空留嗟叹。珍
惜似锦年华，留住时光的色彩。

时光有色，人生多彩。“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那些绿肥红瘦的时光，留
下了太多的记忆。不知你发现过没有，每
一样旧物上都有时光的色彩。旧照片、旧
书、旧器具，很多当初光鲜的色彩被时光
磨去，但同时又被时光赋予了温和、厚重、
质朴的色彩。时光呈现出昏黄的色彩，就
能够看出陈年往事和古老故事的踪迹。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桃
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每
一段往事和故事中，都有时光色彩的痕迹。

一种色彩，是单调的和苍白的。七彩
斑斓的时光，五光十色的片段，是我们生
命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人生才是如
此多姿多彩，精彩纷呈。

——摘自《怒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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